
乐为 人 民 献 歌 声
——访 著 名 歌 唱 演 员 贠 恩 凤

赵津

5 月 21日 ，在毛泽
东同志 《在延安文艺座
谈会上的讲话 》发表48
周年之际 ，笔者在延安
宝塔 山 巧 遇 著 名 歌 唱
家、国家一级演员 、陕
西省广播 电视民族乐 团
名誉 团长 贠恩凤 。得知
要采访 自 己时 ，这位年
届50，在民歌演唱上独
具风格的艺术家爽快答
应了 。

晚上 ，笔者来到延
安宾馆一间 陈设简朴的
房间 ，落座后 ，刚从宝
塔山拍外景归来的 贠恩
凤说 ：她这次来延安 ，
是应 中央 电视台和省 电
视台的邀请 ，实地拍摄
反映她近40年歌唱艺术
生涯专题片的 。

谈起作为一个老文
艺工作者如何看待 《讲
话》及文艺为社会主义
服务 、为人民服务的话
题时 ，贠恩凤沉思了片
刻后说：“说心里话 ，
这几年在文艺界 ，不少
方面 已经脱离 《讲话 》
的宗 旨 ，走得太远了 。
音乐 、歌舞艺术领域内
的那些歪风 ，不容忽视 。

主席说过 ，为什么人的
问题 ，是一个根本的问
题。一个时期 ，文艺成
了自 由 职业 ，走穴成风 ，
看到这些 ，我心里很不
是滋味。”

在回忆 自 己艺术成
长的道路时 ，这位长期
扎根于群众的艺术家深
情地说道：“我是带着
红领 巾 参 加 文 艺 演 出
的，小学刚毕业 ，就来
到团 里 ，当 时的第一任
团长 ，现 中央广播 电影
电视部顾问金照 同志 ，
常给我们讲解 《讲话 》
的精神 ，强调文艺工作
者应为工农兵演出 。我
们团就是一直遵循这个
原则 走 过 来 的 。从 五
十年 代 到 现 在 ，我 走
遍了 陕西 的各个专 区 ，
深入 厂 矿 、农 村 、部
队演 出 ，来 延 安 已 经
有10多 次 了。30多 年
来，先 后 演 出 3000多
场次 ，灌 制 唱 片 、盒

式磁带180余种。”
贠恩 凤 又 说：“前

些年 我 随 团 到 铜 川 煤
矿，在 井 下 为 采 煤 工
人演 唱 ，矿 工 们 非 常
高兴 ，说如今在井下掌
子面也能
听到你的
歌了 。记
得我们文
工团小分
队下基层
慰问铁道
兵，有一
天，我专
给伤 员演
出，当 我
看到为修
筑襄渝铁
路而负伤 的 战 士 时 ，泪
水夺 眶 而 出 ！情 不 自
禁地 一 首 接 一 首 地 为
他们 唱歌。”

夜深 了 ，这 位 走
到哪 里 演 到 哪 里 的 、
独具 民 族 风 格 的 歌 唱
艺术 家 ，明 天 还 要 去

杨家 岭 为 群 众 演 出 ，
笔者便 起 身 告 辞 。
临别 ，贠 恩凤说：“虽
说我们 刚 认 识 ，但
若有 为 工 人 演 出 的 机
会时 ，只 要 叫 我 ，一
定来 ，不 会 摆 架 子 讲
条件 的 。能 为 人 民 唱
歌，用 歌 声 去 鼓 舞 人
向上 ，自 己 心 里 就 满
足了。”

刊头设计 孙本 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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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剧 素 有 “京”“海 ”
之分 ，所 谓 京 派 重 唱 ，海 派
重做 ，因 此乃 有 北京人听戏 ，
上海 人 看 戏之 说 ，然 自 谭鑫
培至 梅 兰芳 ，由 周信 芳 到 马
连良 均 以唱 做并 重 而 著 称 于
世。这 些 艺术 大 师 的 艺术 实
际上 是 一个整体 ，梅 先 生 的
《 贵妃醉 酒 》与周 先 生 的 《徐
策跑城 》中 的 唱 腔 与 舞 蹈 ，
本身就是无 法分 隔 的 。

客观 上 讲，“京 ”指 北
京，是 清 末起在 北 京 逐 渐 形
成的 京 剧 艺 术 流 派 。主
要特 点 是 重 视 基 础 功 夫
的锻 炼 ，严 格 讲 究 艺 术
规格 ，对 继 承传统 ，保 存 遗 产
有一定 贡献 。著名 演 员有 谭鑫培 、
余叔岩 、梅 兰芳 、程砚秋 、马 连
良、杨宝 森 等 。

“ 海”指上海 ，也是清末起在
上海逐渐形成的京剧艺术流派 。主
要特点是在掌握基础功夫的 同时 ，

勇于革新创造 ，
善于 吸 收 新 鲜
事物 ，及时反映
现实生活 ，对戏
剧艺术的革新创
造有一定贡献 。
著名 演 员 有 王鸿寿 ，汪笑侬 、潘
月樵 、周信芳 、林树森 、盖叫 天 、
金少 山 等 。

其实 “京”“海”两派实属
同祖同宗 ，一脉相承 ，据 肖 长华
回忆：1907年富连成科班卖座欠
佳，邀到梅兰芳 、周信芳搭班演
出，海报一 出 ，连卖满堂 。

周信 芳所创 建 的 “麒派”艺
术在获得广 大观众承认之后 ，也

为不 少 “京 派 ”演 员 所折服 。袁世
海、裘 盛 戎 先 后 吸取麒 艺 的 精髓而
丰富 自 己 ；高 盛麟 的 《走麦城 》完
全套的 麒 派路 子 ；李少春 、李 和 曾
等相继拜周信芳为师 ，可见“京”“海 ”
本是 一 家 ，为 京剧 的 繁 荣 共 同 作 出
了贡献 。

历史 上 有 三 个 唐 伯 虎
提到唐伯虎 ，人们

便自 然地想到那脍炙人
口的 “唐伯虎点秋香 ”
的故事 。其实 ，在我国
历史 上 共 有 三 个 唐 伯
虎。

据考证 ，第一个“唐
伯虎”为北宋学者 ，名
瞻，字长瑞 ，今四川丹
棱县人 ，专门研究 《易
经》、《春秋》，但 自
己没有著作传世 ，所以

并不出名 ；第二个唐伯
虎便是人们所熟知的明
朝江南才子唐寅 ；第三
个唐伯虎也是明朝人 ，
时间比唐寅稍晚些 。他
虽是苏州的一个俊逸书
生，却没有什么成就 ，
后来娶了华太师的婢女
秋香为妻 。因为他和唐
寅同名 、同朝代、同籍
贯，所以小说家便把他

“ 点秋香”一事移到唐
寅身上 ，集 中塑造了一
个“风流才子唐解元”。
这样一来 ，那个真正娶
了秋香的唐伯虎 ，反倒
被人们遗忘了 。

文化宫

宁愿 死　（笑 话 ）

古时 有 一 个人 爱 唱 戏 ，可 是 呕 哑嘲 哳 遭
人讥 讽 。他 十 分恼 火 ，便 手 持 一 把大 刀 ，在 郊
外路边 埋 伏 。待 一 老 头 路 过 ，他 大 喝 一 声 ，将
刀架 在 老 头 颈 上 ，唬 得 老 头 连喊饶命 。他 说 ：
“ 我 不 要 你 的 钱 财 ，只 给你 唱 一 段 戏 ，你 若 说
好，我便 放 了 你 ；若 敢说 半 个 不 好 ，一 刀 杀 了
你！”老 头 颤 惊惊说 ：“你 唱 吧 ，我 最 爱 听 戏。”
唱戏 人便 放 下 刀 唱 了 起 来 。
唱毕 问 老 头 ：“我 唱 得 怎 样？”
老头 伸 颈 道 ：“你 还 是 杀 了
我吧。”　（吴延军 ）

谜语

1 、国 （关 隘名 一 ）
2 、黛 玉之死　（寺庙 名 一 ）　（夏 建松 ）
3 、上 下 盘 旋　（字 一 ）
4 、风 云 古 刹　（离 合 字 一 ）　（刘 同

友）

上期 谜 底 ：　爱 滋 病　夸 父 无所事 事
鲜客 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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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 有 创 造 意 识 的 画 家 ，“一 般 ”是个
最可 怕 的 词。“一 般 ”的 画 ，没 有 独特 的 艺
术魅 力 ，感 情 苍 白 、格 调 平 庸 ，显 示 不 出 个
性风 采 。将 近 中 年 的 国 画 家 余 凡 ，象 一 切 普
通人 一 样 ，也 有 柴 米 油 盐 的 种 种 困 扰 。但 更
使他 苦 恼 的 是 总 想 画 出 不 一 般 的 中 国 画 ，踩
出一 条 跟 旁 人 面 貌 不 同 的 路 。在 画 上 ，余 凡

真不 甘 心 一 个 “凡 ”字 。
当今画坛 ，由 开 放而产 生 的

种种 新 潮 画派 ，此 起 彼伏 。在 耐
得寂 寞 的 艰 辛 寻 觅 中 ，当 他领悟
出艺术不仅仅是现 实 生 活 表 象 的
翻版和修 饰 ，而是一 种 真 情 的 流
泄、是 生 命个性 的 张 扬时 ，便毅
然舍弃 习 惯 了 的严谨 的 写实方法 ，
终于真 诚地爱 上 了 中 国 民 间 艺术 。
这是一个艺术思想能够任情驰骋 、
艺术个性最能 自 由 发挥 的 天 地 ，
没有 艺 术异化带 来 的 偏 见 ，没有

故作 深 奥 的 理性框框 。如果承 认民 间 艺术是艺
术之 母 的 话 ，余凡 的画 是吸吮 了 母 亲 的乳汁 ，
又反 刍 了 传 统文人写 意 画 的 精髓 ，扣 合着 自 己
的天性 ，用 心灵 去 感应 现实 的 酸辣苦 甜 。取材
于民俗 、民歌 的 人物画 《钟馗除 鬼》、《五哥
放羊》、《山枣红 了》、《陕西 民 间 社火》，
在画面 结 构 上 ，可 以 窥见现代构成 的 因素 ；造

型结构则巧妙地将民间
剪纸的造型符 号揉进水
墨写意的笔法之 中 ，在颇有装饰趣味的似与不似
之间 ，拙 中 见巧 ，展现出画家对三秦故土独特的
审美意向和情愫 。他的画多次获奖 、两次参加赴
日展览 ，赢得行家的好评 。

对这些 已经不一般 的探索成果 ，余凡总是不
满意地慨叹：“我画的都是遗憾。”他面对苍茫
的群 山 ，常常想起遥远的苦涩的往事 。在无止境
的艺术跋涉 中 ，余凡将会付 出 更 多 的艰辛 ，也将
收获到创造的喜悦 ，这也 许是一切不甘平庸的画
家的宿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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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间 亦 有 清 风 明 月
——谈 电 视 广 告 欣 赏

李志 利

世上不是缺少美 ，而
是缺少发现 。对 电视广告 ，
多数人叫苦连天 、避之如
恐不及 。但如果沉下心 ，
放出 一点观赏的姿态 ，或许会发现 ，伴随
着丰富多 彩的画面扑面而来的 ，并不都是
恼人的商业气息 。

今天的广告 已摆脱了初期阶段那种大
喊大叫 、逼你掏钱的粗陋面孔 ，开始走向
以美的造形 、诗的意境、生活的情趣 、时
代的色彩沟通你、感染你的阶段了 。

别林斯基曾经说过 ：美的东西 ，就是
那些让我们联想起生活的东西 。电视广告
通过小小荧屏 ，悄然怡然走近你的生活时 ，

你就会感
到一种亲
切温馨 。

“ 五洲—
— 阿里斯
顿”的广
告就具备
这种走进
生活的效
应。中 年
知识 夫

妇、一个孩子 、理想的家庭构
成。桔红 的色调 ，流动的画面 ，脉脉的
情致 ，种种柔情都凝聚在爸爸带回来的
一只小小礼物——小冰箱上 。加以那支
能“伴随着岁 月 流程”的反复咏叹的轻
歌，确能让人抛开点儿沉重 、增添些梦
幻。同样能使我们想起生活的 ，还有那
些真实地表现 出生活原貌的广告 。如有
一个 “黑米粥”的广告 。就是一个男孩
儿，认真地从抱在胸前的金属罐 中挖出
一勺黑米粥 ，放入 口 中 ，香甜地下咽 ，
然后伸 出小舌头珍惜地舔舔嘴角 ，傻而
乐地不加装饰地说一声：“我最爱吃黑
米粥。”自 然 、朴实 、童趣 ，足 以令人
想起娇子 的憨态 、童稚的可掬 。

广告虽有商业特征 ，但也应成为一
种艺术形式 。抓住了这一点 ，就能把 “人
见人爱”的 “美”，缓缓输入你的神经 、
以至你的心灵最隐秘的一隅。“东方—
—齐洛瓦”的音乐就有一种庄严沉雄的
气势 ，音符本身就在展示一种严峻的感

受。画面上 ，一位在烈 日
古道上挣扎的天涯孤客 ，
满怀渴望地放 出疲惫的 目
光去寻找最后一点儿希望
——他找到了 。这大漠荒
野的壮阔 ，这人与 自 然的
对立与和谐 ，这一种拯救

需求的被满足 ，无不令人在心理上去体
味生命的脆弱与顽强。“大地风雨衣 ”
则别有一番滋味 ：绵绵秋雨 、洗成青 白
的长城 ，清灵的背景上 ，走来三位风彩
翩翩 的少女 ，手举彩伞 、身披风衣 、健
美的步伐踏向一次青春的约会 。伴随着
少女们节奏明快的伴唱 ，一种青春的激
情，一种人生的悠长 ，会引你 去 回味昨
天美妙的一瞬 ，想起早 已离去或即将 出
现的友人 、抑或一个留下遗憾的雨季 。

“ 长岭——阿里斯顿”虽只有一位
修长谐调的女性出现 ，却在简洁的法式
着装 、对称的几何型画面 中 ，富于象征
意味地展现出 一层新鲜的现代感受 ，透
着实在 的时代感 。至于 “L——15录相
机”的广告 ，简直就是在对你进行 “观
念轰炸。”那赤脚披发手持 巨笔 的少女
一出场 ，就以毫不遮掩的勇气 ，告 白 着
对传统技术的挑战与 自 信 ，出现在笔端
的鲜红 的 “L——15”，仿佛就是一份
领先超群 、当 仁不让的宣言书 ，从少女
那双杏眼 中放 出 的冷峻 目 光 ，挟着咄咄
逼人的气势 ，直能把你的观念系统彻底
拾掇一遍 。

你喜欢的 电视节 目 ，正可谓如高 山
流水 ，那么在 电视广告 中 ，也不乏清风
明月 。不信 ，试试 。


